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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报》《广西民族报》推出第二届“东盟青年作家中国行”作品专版。

当文学与青年相遇，总能激发出别样的火花。2025
年5月，由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广西作家协会、广东作
家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东盟青年作家中国行”活动
成功举办。来自东盟9国的25名青年作家和中国的21
位青年作家，以文学之名相约，如飞鸟一般跨越山海，相
聚于岭南大地。他们将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转化
成诗歌、散文、访谈文章。《文艺报》《广西民族报》以专版
或专栏的形式刊发了这些作品，为这场跨地域、跨文化
的文学之旅留下了珍贵的注脚。

古代文人在社会交往中为表达情志，经常互赠诗
歌，形成了“唱和诗”的传统。越南作家阮仲胜的诗歌

《赠文友》内容虽不多，但字里行间都展现了渴望交流
的热切心情，“我希望跟你一起/到南方以南，去更远的
南方”。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林建杰长期在中国工作生
活，作家团第一站到访的正好是他任教的大学，“该到
了，都该到了//掐一掐手表，这个时间作家们该到了”
（《赠“钦”友》），他正焦急等待着远方朋友们的到来。
参加此次活动的诗人、作家们来自不同国家，虽然有随
行翻译，但因为不是直接交流，总还是隔着一层“屏
障”。直到钦州那场作品分享会的举办，才打破了这道

“屏障”。伴随着音乐声，作家们站到舞台上，朗诵个人
原创作品或自己喜欢的作品，此时无论你使用什么语
言，在场者都能从你的表情、动作和声音中，捕捉到情
感的共鸣。越南诗人曾原健记录下了这个独特的诗歌
之夜，“诗声悄悄攀上了老墙/一句句穿透耳膜与心岸/
语言不再设防/诗如泉、如光、如一颗果实落入掌心”
（《诗夜澎湃》）。这场朗诵会无疑是此次文学之旅最精
彩的篇章之一，其他作家的作品都或多或少有提及，而
描写最为翔实的是林建杰的散文《钦州有“情”》。这些
诗文相互映照，构成了多重互文关系。

钦州坭兴陶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历史十分悠
久。作家们走进坭兴陶体验馆，亲身体验坭兴陶制作
工艺，菲律宾诗人蔡友铭（笔名剑客）觉得坭兴陶像是
一种“时间的容器”，承载着千年的故事，“它不是古董/
而是有血有肉的器皿/盛着南方的雨，和不老的传说”
（《时间的容器》）。新加坡诗人周德成、林艺君通晓汉
语，对中国文化有一定了解，坭兴陶于他们而言，不仅
是工艺品，还是某种具有特殊意义的象征符号。他们
试图将众多信息碎片整合起来，找到一条通往久远历
史的路径，“许多透明的名字用来铸造坭兴陶的工艺/
历史光滑被铺平”（林艺君《钦州记》）；在周德成的眼
中，坭兴陶的本质就是“泥土”，作为一名华人作家，他
很自然地将泥土与乡土关联起来，于是写下了“似唯有
土、故国与母亲/无需翻译”（周德成《考古层翻译报
告》）。作家吴俣阳则钟情于钦州老街的“慢时光”，感
受老街世界的“柔暖”与“娴静”。诗人郑小琼从广东到
广西参加活动，而后又“重返”广东，入眼的皆是“熟识
的地方”，记忆之闸因此打开，往事不断袭来。但无论
是喜是悲，在被说出的那一刻似乎已经释然，“我们还
在谈论工厂、离婚的工友以及/流水，白云山已经退成
远方”（《怡乐之物》）。马来西亚诗人王修捷书写了众
人夜游珠江的情景，“群星坠落在珠江的那个夜晚/船
上是一群跳着圆舞的老男孩/与一颗炽热的心”（《船上
的圆舞曲》），热闹、张扬、充满活力，这正是青春的样

子。关于当时的热烈氛围，王晋恒的文章亦有补充，泰
国诗人星纳瓦·当素泰奇拉着他一起用粤语和泰语合
唱《上海滩》，“我们享受着这种平行时空交叠的梦幻
感”，一首老歌在此刻成为了文化交融的典型例证。

当这些行走的篇章变成铅字呈现在我们面前时，
并不意味着交流结束，而恰恰是开始，因为它们打开了
更辽阔的世界。作家们也试图从“对共同经历的记录”
层面抽离出来，探讨此次交流活动的深层意义。这场
跨地域、跨文化的文学交流与碰撞中，除了收获友谊、
重遇青春，如何“确证自身的存在”，如何“看见他者”似
乎也是避不开的问题。一周之内辗转多地，让王修捷
产生了一种恍惚感，甚至不由得想起了“哲学三问”（我
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但他最终找到了自
己的答案：“我是谁？我个人并不重要，我从马来西亚
来，要到更大的世界华文文学圈里历练。”（《所有的抵
达终将成为另一个起点》）很多时候，所谓的意义或价
值，也许不会在事件发生时马上显现，而是在未来逐步
发酵、缓慢生成的。作家王晋恒在马来西亚回忆此次
中国之行时发现，“有些行旅中的情绪是会滞后发生效
应的”（《交换一块彩砖》），这些情绪、经历在时间的沉
淀中将成为个体记忆的一部分。作家蔡友铭在散文中
以行走时间为线索展开叙述，从广西到广东，再到踏上
返程班机的那一刻，几乎是以“全景录像”的方式记录

着旅途的过程，生怕遗漏哪一个重要的瞬间。“我的行
李箱里，除了纪念品，更多的是等待发酵的记忆与灵
感”，他将这些记忆视为未来创作的养料，也难怪他能
够如此耐心记录。

中国与东盟国家山水相连、人缘相亲，友好关系源
远流长。此次“东盟青年作家中国行”作品中，除了作家
的文章，还有《文艺报》刊发的对柬埔寨作家协会主席布
隆布拉尼、缅甸作家协会主席吴翁貌的两篇专访，让读
者得以从整体上了解柬埔寨、缅甸乃至东盟的文学发展
情况。谈及“东盟青年作家中国行”活动的意义，布隆布
拉尼认为，“这不仅是一场知识与文化的交流，更是一座
连接中国与东盟文化的桥梁”，东盟青年通过这个平台
得以“向世界展现他们的身份和作品”。吴翁貌则表示，
通过这次活动“进一步接触了中华文化的多姿多彩，也
看到了中国文学的多样面貌”。与东盟作家的交流，同
样给中国作家带来了新的启发，他们重新审视中国文化
和自身的创作，并且在眺望远方中获得了“一种世界性
的视野”（小昌）。交流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参加此次活
动的诗人、作家、翻译家，都是东盟各国正在成长的新力
量，他们与中国作家结下的文学情谊，在未来或将成为
促进中国与东盟文学交流互鉴的重要基础。我们期待
未来能够看到更多东盟作家的优秀作品，也希望中国
文学能够乘风远航，走向更辽阔的世界舞台。

向
着
更
辽
阔
的
世
界

—
—
第
二
届
﹃
东
盟
青
年
作
家
中
国
行
﹄
作
品
印
象

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交织的语境下，中国
当代诗歌常处于“重构与疏离”的两难境地，既
需回应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又要在加速媒介
中守住语言厚度。陈爱中的诗歌正是在此张
力中展开，其创作沉静而坚韧，不迎合速效实
验话语，也不退回狭义抒情自我，而是在“废墟
与回声”之间重建文化抒情。他反复召唤塔
影、碑石、海风、空地等“硬物”，将诗歌转化为
与时间对峙的媒介，使语言承担记忆、历史与
伦理的重估，在碎片化世界中重构文化抒情，
寻回尚存的精神火种。

“废墟”是陈爱中诗学的核心母题。《庞贝》
《印象贝伦》等诗作呈现的，不只是旅游式的描
摹，而是一种“知识考古学”：诗人以克制的触
角探入被风化、遮蔽的文明断层，抵达“时间仍
在回响”的边缘地带。“贝伦塔依然在海边矗
立”这一姿态，即是一种目击：塔的静止对应历
史的流动，石与风构成语言的支点，诗句就长
在它们的接缝处。这里的废墟不被美化为颓
败之美，而是作为承载创伤记忆的容器，逼近
历史的疼痛质地。

艾略特《荒原》的碎片化与拼贴，为“文明
废墟”的现代书写树立了标杆，但陈爱中的处
理并非英美传统的衍生，而是回到东方审美的

“空灵性空间”。在《白鹭》中，“白玉兰与紫罗
兰”并非单纯的花间描绘，它们像被时间筛洗
后的残留物，轻而有骨，成为唤醒记忆的触
媒。陈爱中正是借助这些“微物”，把历史从宏
大叙事的阴影里引向可触摸的当下。由此，废
墟既是消逝的证据，也是意义再生的入口。在
他那里，“在沉默中发光”不是修辞，而是一种
伦理。

陈爱中的诗并不追求复原完整历史，他承
认残片的命运，并用语言为残片赋形，让缺席

成为一种在场。德里达提醒我们“符号代表了
缺席的在场之物”，陈爱中的写作恰在这条边
界上行走，他不缝合裂隙，而是把耳朵贴在裂
隙上听。这种姿态，使废墟成为诗歌语义生成
的坐标，而非装饰性的背景。

在陈爱中的许多作品里，时间不是线性
的，而是以折叠、回旋、复返的方式显影。《晓
词的新年》中那句“新生是残酷的，并充满欢
喜”，将家庭事件提升为时间伦理的门槛，在
一声啼哭与漫长夜色之间，时间被重新开
启。陈爱中的写作并不依赖繁复叙事技巧，
然而其内部结构常呈现“迷宫性”，不是线性
推进的故事，而是被意象与思绪不断折回的
路径。一个“草原上仰看一丝星光”的瞬间，
拉开了个体与宇宙的量级差。星光不再是自
然光源，而成为触发回忆、召唤未来的信号。
这样的瞬间让诗歌进入“存在的时间性”之
中，过去、现在与未来不再是三段式，而是互
为召唤、同时在场。

他常在结尾处留下“未完成”的开放口，如
《深夜读里尔克》以“在敞开中等待即将到来的
一切”收束。这种等待并非虚无的拖延，而是
一种对未来可能的空场预置。瓦雷里有言：

“诗永远不会完成，它只是被放弃。”陈爱中恰
恰保留这种“放弃”的尊严，让诗抵达可继续被
时间工作之处。由此，诗歌的终点成为新的入
口，语言在回旋中持续增殖意义。

在当代诗坛的两极张力中，一端是对语言
的自足性拆解，一端是日常口语的经验泛滥
——陈爱中的选择尤其稀缺。他以“中道”的
方式恢复抒情的文化密度：不拒绝形式意识，
却拒绝形式炫技；不排斥个人情感，却避免情
绪涌泻。他的“克制”不是软弱，而是艺术自
律，通过节制的言说抵达更深的思想部位。

这种“文化抒情”既体现在话语态度上，也
体现在意象的组织方式上。《草原之羽》《草原
上仰看一丝星光》联结自然物象与民族记忆，
但并不把“民族”当作标签化的装饰。诗人让
羽毛、风、石头、夜色这些微物承担身份的生成
逻辑，羽毛既是肉身之痛的载体，也是上升与
变形的通道，疼痛因此成为“变化与重生的征
象”。伊利亚德谈羽饰与灵魂飞行的仪式学意
义，特纳论“阈限”中的身份消解与再生。这些
人类学视角在诗中获得诗学转译，痛感穿过身
体，抵达精神的门槛。

与此同时，他避免“民俗化表演”的陷阱。
若把“民族”仅当作题材标签，便会遮蔽其社会
历史深度。陈爱中转向“边缘之物”的凝视，一
丝风、一滴露水、一块石头，它们拥有“微物的
宇宙性”，能引发通往更宏阔精神场域的联
想。由此，诗歌在个人与集体之间建立桥梁，
经验不再封闭为私语，而被文化诗学推进为公
共的、可分享的感受结构。

陈爱中的自然不是田园牧歌式的背景布
景，而是一张“精神地理”图。草原、塔影、海
风、星光，在文本中构成可居之所；主体在此获
得尺度感，与世界发生严肃的交换。《草原之
羽》中，羽毛在被拔落与归天之间完成了从肉
身到灵魂的过渡；《草原上仰看一丝星光》中，

“迪厦”等民族性符号与宇宙意象并置，地方经
验被推入普遍的人类语境。萨义德的“地方—
世界”转换与利科的“叙事身份”理论，足以说
明这种跨越，身份不再是固着的标签，而是在
叙述中不断重写。

这种自然、文化的复合写作，还呈现出“语
义超越性”。在陈爱中这里，白鹭与水面、塔影
与海风互为脚注，语义网络在相互照明中加
厚。他与波德莱尔《恶之花》的一点精神亲缘

也值得注意：后者让花从泥与腐中生长，揭示
“美”与“丑”的悖论性关联，陈爱中亦在历史浮
尘与文化暗影之中培植美学的火种，让光不是
凭空降临，而是穿过暗影才可见。

陈爱中文学地理的修筑，不以宏大宣言张
扬自身，而在微小物象的持续整饰中完成。由
此，他的诗呈现出一种“可居”的温度，不是格
言式的训诫，也不是风景式的速写，而是能让
读者在其间暂时停靠、恢复呼吸的语言空间。

陈爱中的诗歌不是口号式的宏构，是一种
缓慢而克制的修复工作。他回到词语内部，回
到文明的瓦砾堆里，他将被遗忘的经验重新命
名，使其进入显现；让语言成为“精神器官”，对
现实深处的裂痕与潜流保持敏感。在这一点
上，他像“历史拾荒者”，在残片之间持续工作，
把碎屑与尘埃转化为可见的意义。

因此，他的诗学并不以风格标签自我界
定，而以一种向内的精神探测确认自身。当他
写“新生是残酷的，并充满欢喜”，那既是对现
实的诚实，也是对希望的保留；当他写“疼痛是
变化，是重生的征象”，那不是煽情，而是穿越
之后的安静。在陈爱中的逻辑里，美与恐怖、
希望与创伤并非对立的两端，而是同一经验的
两极。诗歌的任务，便是在两极之间维持一种
张力，让光从裂缝里出来。

面向未来的“方向”，或可概括为三点：其
一，继续在废墟母题中深化历史意识，让诗成
为时间的档案与当下的证言。其二，延展文
化抒情的广度，以跨文化的视野与本土经验
的细密感相互支撑，避免题材化与标签化。
其三，保持语言的自律与克制，在“未完成”的
开放中让诗与时间共同工作。如此，“废墟之
上发光”将不再是比喻，而是一种可以实践的
写作伦理。

废墟与时空的诗学：

陈爱中诗歌的文化抒情与未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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